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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帖

蛇：我咬人只咬一口，人吃我却碎尸万段。
马：人啊，骑了我倒也罢了，为何还要把我

的屁股拍得又红又肿。
猪：我贪吃，长出来的肉却是别人的。
公鸡：给我下达下蛋指标，主人啊，你这不

是逼着我去偷去抢去弄虚作假吗？
鹦鹉：我也不想背上人云亦云的骂名啊，可

是不投人所好谁包养我？
猫头鹰：被领导视为报忧不报喜的怪鸟，哪

里还会有什么提升的机会！
狐狸：人类不是喜欢头脑灵活吗，干嘛独独

要对我的聪明说三道四？
黄鼠狼：我哪里给鸡拜过年啊？ 这种人前一

套背后一套的勾当，只有人才干得出来。

□ 盛超高

我的四十不惑

老家无寐的夏夜。
夜凉如浸，虫吟似泣……
在一片乡村独有的野籁中，我伏案躬

耕着我的记录本。
只有这时候，我才完全进入自己的角

色；只是这时候，我才重拾心境的恬静，完
全浸淫在思维的殿堂中； 还是这个时候，
我才会有一份遗世独立，暂绝一切俗缘的
良好超越感……

有儿时同学问我，你深居乡下，是否
有一种被甩出圈外，与世隔绝的孤独感？

很遗憾，没有。
我早已过了那种提笔便写十四行诗

的年纪了， 早已过了望着孤灯残月便发
愁、便惆怅，便感到寂天寞地的岁数了。

人近中年，更趋于淡泊，更向往宁静，
更渴望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这是真的。

远郊不寂寞。
更何况，我是“挈妇将雏”来到这里

的， 还需要养家糊口， 想寂寞也寂寞不
起来。

中年之苦，只有临近中年才知道。
想当年，做小伙子那会好激情，总认

为将来会找到一堵墙，一座山。 现在看来
真是可笑。 哪来的墙，哪来的山，你自己就
是那墙那山，你自己得“挺胸挡住八方雨，
双手劈开生死路”。

对于我这个拙于生计的人来说，乡
居生活或许更适合。 我从乡亲邻里那里
学会了细过日子； 我从籍籍无名的小人
物那里学会了人情世故；我在柴米油盐、
锅碗瓢盆、 大地阳光之中感受着实际的
人生。

人往往无法把握自己。
正像我无法预卜我今生今世会和这

个小村结缘一样，我也无法得知我将在什
么时候离它而去。

人的命运不可说。
似乎沾上点禅和偈的味道？
今夜， 我有些激动地写下了这些文

字，为的是给未来的岁月留下点温馨的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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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的时候，看到了许多自由自在的
生命，他们奋力工作，奋力去玩，做任何事都
尽情尽兴。 并不是完全要认可他们的价值
观，可是它给了你一个角度去思考，是否真
的要为自己的人生如此设限。

以前同办公室的津巴布韦女生，不喜欢
自己的国家，只身来到伦敦生活，发现自己
未婚夫曾不忠诚，迅速了结感情找了一个小
五岁的实习生男友开始新生活。

室友的同事， 双胞胎孩子的单亲妈妈，
孩子白天放日托晚上自己照顾，坚持不与前
夫复婚，原因是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愿意再
照顾第三个孩子。

室友的朋友，一个接近 50 岁的阿姨，为
女儿找到了一个食杂店收银员的工作而激
动不已，拍手叫好。 这些人的生活，你能理解
吗？这些人的快乐，你能明白吗？这些人的选
择机会，你会给自己吗？

回到孩子的教育上， 对每个交谈过的孩
子，我都会说，去远一点的地方念书吧，尽量看

看更大的世界。 看得越多，也许就越知道该如
何选择，如何前进。 越多思考，也就越知道哪个
部分的自己是无法改变的，你必须尊重自己是
什么样的人，让这个自我，做最合适的事情。

小孩 A，是一个温和的小姑娘，她说话声
音很可爱，大家很容易喜欢她，她会写文章，
文字柔韧有力量。 她没有很强的上进心，成
绩不是很好，妈妈一直很焦虑。 上了大学，妈
妈又要她考研。 在我心里，如果她多看书，坚
持写作， 以后去报社做个小记者或者编辑，
安安静静地生活就很好。 上进心这种东西，
没道理要求每个人都有。

小孩 B，是一个涂很多发胶的小男生，他
总是斜着眼睛看人，对沟通很抵触。 他以前
是个小混混，刚转行念书，还处于很自我的
阶段，爸爸也是要求考名牌大学。 在我心里，
对他引导去学点技术活， 以后做做销售，发
挥一点小混混的潜质，也会有一片天地。 名
牌大学，不是每个人的目标。

小孩 C，是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弹得一

手美妙的钢琴，成绩很好。家长希望她更加开
朗，为人热络一些。 在我心里，她就会慢慢成
长成一个有诗书气质的小美女， 在大学校园
里弹弹琴， 念念书， 她会成为男生眼里的风
景，即使不善言辞，并不妨碍她内心有一颗闪
闪的太阳。 善于交际，并非必需的性格特质。

小孩 D，是一个我素未谋面的小孩。父母
拼事业太忙，孩子成绩不好，他妈妈要了我的
QQ号，非要小孩和我聊天。 我某天一上线，
小孩问我， 你就是我妈说的那个成绩很好的
人是吗？你要和我说什么？我当下对小孩的妈
妈充满无语，你自己十多年没有好好引导，难
道指望我一个陌生人改变小孩内心的不安和
反感吗？健康的心态，是只有父母的耐心和体
谅才能慢慢培养的。

请尊重每一个个体对自己生活的选择，
请相信并不是大家眼里的好才是好， 请看清
自己内心是否困扰是否迷惑。如人饮水，冷暖
自知，内心的富足和快乐，绝非世俗的引导，
而是自己的选择。

你说
最快乐的是那群鸽子
可以在天空里 自由飞翔
我说
最快乐的是你
在机械忙碌的日子里
能有一颗恬静淡定的心

你在这个喧嚣城市的中央
为一群鸽子
搭建一个 4 平方米的温馨小窝
让他们繁衍、生存

你比画
鸽子飞翔的姿势
像是在描述一些无法实现的梦想
你目送
一只只鸽子 消失在城市边缘
若有所失 然后
天真地笑了

致朋友和那群鸽子
洞口县第一中学 刘永中

写诗吧上进心，没必要人人都有
□ rubylu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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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一鸣 画

第一次听说爱晚亭， 是在小学语
文课本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
二月花”。 才八岁的我并不知道为何枫
叶会比花还要艳，却对那个红叶环绕的
精致楼阁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青山、红
枫、曲径、亭台组成的古韵画面，总让人
幻想，会不会有神仙住在其中。

后来自然明白， 所谓神仙不过人
类想象的创造物，但心里却依然总想着
那“无限夕阳千树叶，四围空翠一亭山”
的景致，更想看看被古往今来的文人们
纷纷赞颂的爱晚亭究竟如何流光溢彩。
可惜因为各种原因，几次路过岳麓山脚
却未能上去看看它的真容，心中一直遗

憾。 趁着学校放月假，正赶上深秋时节，便和几位同
学登上岳麓山，一窥爱晚亭的真貌。

清风古峡，丹枫如画。 麓山巍巍，纵览千年古卷；
湘水沧沧，独领文史武略。流传千古的爱晚亭，承载着
千年湘楚文化的记忆向我走来。 花岗白石为柱，碧玉
琉璃作瓦，亭前“山径晚红舒”古字犹在，当年“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豪情何在？ 山峦水秀之间，停缰叹晚之
处，这座阅尽尘世百态的古老亭台，一如看遍沧海桑
田的老人，褪去一身繁华，悠然立于山石之上。

也许它在回忆，两百年前，赋予它生命的那个
清癯的背影。 他曾一次次静坐亭中，听风声、雨声、
读书声，严肃的面容因莘莘学子的勤勉向上而露出
难得的微笑； 他曾轻抚自己的每一根红色木柱，感
叹家国天下，谆谆嘱咐生徒“非专衡文，当以育才为
本”；他曾斜倚石栏，纵看红枫轻舞，兴致勃勃题下

“落日余晖，凭添枫叶三分艳”的句子。
也许它在怀念， 那一群风华正茂的热情少年。

他们在亭下欢歌笑语，诉衷肠，谈理想；他们在枫叶
飘零中，交换每一本喜爱的杂志和书，纵谈时局，探
求真理；他们豪情壮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当
看到满目疮痍的江山在他们手中浴血重生，它引以
为傲，纵然此身毁于战火亦不自惜。

也许它在遗憾，那个在溪水之前，绿树之下嬉
戏玩闹的女子，为何最终没有回到它的身边。 它还
记得她轻灵的歌声，让林间的百灵黯然失色；它还
记得她生气勃勃地面容，誓要以死灰、黯淡、枯燥、
无聊的人生，换条欣欣向荣，生气蓬勃的新生命；它
还记得，那夜战火纷飞，她决然离去的背影，以瘦弱
的身躯背负起民族危难的重任，毅然投笔从戎。

也许它在沉思， 脚下这片热土的过往与未来。
千年沐雨而前赴后继， 楚国大地上求索者不绝如
缕；兴亡交替而痴心不改，湘水之畔哀民生者奋斗
不息。 你看，屈贾之乡，风起云涌，翻天覆地辞旧岁；
你看古城长沙，改革开放，“三环六桥”展新颜。

万里江山如画，千秋红尘似锦。叶落无声，爱晚亭
依然在红枫中低语，流年似水，洗去它一身尘土与疲
惫。它在等待，待湘楚英才重领风骚，燃起华夏大地上
的“星城之光”；它在期盼，盼风流健儿勇往直前，闯关
夺隘促中部之崛起。 你听，爱晚亭在枫声中歌唱！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张峰

动物的委屈

小张调到县政府办做秘书好几年了， 马上
就要变成老张了，眼看比自己晚调来的、岁数小
的、工作能力差的秘书们都得到了提拔，小张总
觉得憋屈。

一次和司机班的大刘在一起喝酒， 小张说
出了自己的烦恼。 喝得半醉的大刘疑惑地望着
他道：“张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光工作干得
好有个屁用，你知道什么叫知人善任吗？他首先
得知道你呀，你小子连领导的家门还不认识吧？
所以就是有合适的职位，他也想不到你。 所以，
集中火力，把谭县长搞定就行啦！ ”

大刘的话让小张如梦方醒， 他赶紧调整战
略部署，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往谭县长家
里跑。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张明显感到谭县长对
自己亲热了许多。 一次酒后谭县长对小张说：

“趁着年轻到下面去锻炼锻炼吧，交通局还有个
副局长的空位。 ”小张简直是感激涕零。

谭县长可能是生猛海鲜吃多了， 胃出了毛
病，做了个小手术。 小张赶紧跑到医院全天 24
小时陪床侍候。就连局里、乡镇的头头们来看望
县长，小张也寸步不离。

在小张的精心护理下， 谭县长终于康复出
院了。 但小张感觉康复了的谭县长对自己不如
以前那样亲热了。不久，才到政府办两年的小宋
去交通局当了副局长。小张懵了，后来还是大刘
的话让他明白了问题：你小子真是傻呀。县长住
院了，那些局里、乡里的头头还不趁机去进贡？
你可倒好，像个影子似的，当着你的面他们的钱
怎么好意思出手呢，你呀，是不可救药喽。

小张从此更加烦恼了。

□ 王国梁
小张的烦恼


